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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荣祥讲述老宅故事金荣祥讲述老宅故事

老式的木质窗户老式的木质窗户

百年老宅话沧桑

河口村紧邻黄河，早年这里叫河口

镇，由于黄河水运发达，一度成为口外

重要商市和水旱码头。故当地有着“先

有河口镇，后有托县城”的说法。在河口

村一派新式的砖瓦房中，有一座飞檐翘

角的老宅街门显得鹤立鸡群，散发着浓

浓年代感，让游客忍不住驻足停留。

74 岁的金荣祥是这座老宅的第六

代传人，“我打小在这个院儿里长大，和

发小们最爱攀爬这座街门。这门有些年

头了，始建于乾隆年间。”5 月8 日，记者

在河口村采访时，金荣祥一边修缮门前

的排水沟一边指着身后的街门说。

记者发现，街门不同程度腐朽，右

侧墙壁倾斜并有裂缝，部分青砖空心，

看上去有些摇摇欲坠。即便如此，依旧能

窥见老宅当年的繁盛。老人推开吱呀作

响的木质大门，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典

型的西部传统民居。这是河口村保存比

较完好的院落之一。青砖石雕，虎头瓦

当，图案各异的木质门窗，院子里还种植

着中草药，原始而古朴。正房左侧是金荣

祥和老伴的居所，20世纪80年代经过翻

修，木窗户换成了玻璃窗。年过七旬的金

荣祥分外爱干净，进门前，他拍拍身上的

灰尘，磕掉鞋上的泥土，然后才换拖鞋去

洗手。家里铺着木地板，家具摆放得整整

齐齐，打扫得干干净净，就连炉子都擦拭

得黑亮黑亮的。中间的房子曾是金荣祥

母亲的居所，大红躺柜、梳妆匣、炕桌、

春凳、缝纫机……一水儿的老物件。右

侧房子是存放药材和杂物的库房，保留

着200多年前榫卯结构的木格门窗。

修与不修成了困扰

金荣祥的祖上曾是河口镇大户人

家，其天祖金老虎开创了当时赫赫有名

的复兴玉商号，以卖肉起家，继而发展

为医馆、药材、山货、土产百货等多种经

营。金荣祥儿时起，就常听爷爷讲河口

的故事，街门正对的马路据说是河口镇

最繁华的三道街，沿街店铺一家挨着一

家，小商小贩很多，是当时人口最密集

的地段。1939年，日本飞机飞过河口，扔

下无数炮弹，死伤了好多村民……这座

街门也在那次轰炸中受损，至今上面还

留有炮弹炸过的痕迹。复兴玉商号也从

那时候被迫关闭，转而从事农耕了。

受祖父影响，金荣祥对药材很感兴

趣，库房里至今还存放着成袋成箱的药

材，金银花、蒲公英、银杏、桃枝、槐花、

车前草、丝瓜藤、桑树叶……有些是野

外采集，有些是自己种植。他自称是“半

路出家”，闲来无事看看医书，有个头疼

脑热也能照着医书学习配药。

不过，让金荣祥纠结的是，身体疼痛

可以对症下药，老房子年久失修却不知

该作何抉择。“街门已成危门，拆除重建

是最省事的办法，但这是老祖宗留下的，

见证了河口的历史，一旦拆除，后人想要

窥见200年前的河口模样只能从资料中

寻找了。可是若想要达到修旧如旧的效

果，就要请专业修缮房屋的施工人员，以

我目前的经济能力又请不起。”金荣祥叹

息道，这个问题一直让他很困扰。说着，

金荣祥从院子里找了一根粗壮的木棒支

撑在街门墙壁一侧进行加固，以防止倒

塌。这是他眼下唯一能做的事了。

主管部门：不能人为拆除

按照金荣祥的说法，老宅虽然未被

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政府相关部门

曾多次来过他家进行考察，并承诺要把

街门保护起来，并帮助修缮。时间过去一

年之久，一直未曾有人来做保护性修缮。

针对这一情况，记者采访了托克托

县黄河湿地管护中心副主任王晓东。他

告诉记者，河口村是黄河湿地的行政

村，政府有责任对代表河口历史文化的

古民居进行干预和保护。就金荣祥修缮

街门一事，他们此前已经上报过上级部

门托克托县文旅局，并且和当事人联系

过，明确不能人为拆除，不能擅自重建，

必须经过审批才能

修缮。他会就此事

再 次 向 文 旅 局 反

映，争取尽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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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和浩特市托克托
县河口村，有一座距今
200 多年历史的老宅，曾
被当地列为保护对象。如
今，老宅街门年久失修，看
上去岌岌可危。居住在这
里的金家后人却对修缮街
门显得有些为难，一边是
当地政府要求不能擅自更
改结构，一边是居住安全。
即将进入汛期，这座破败
的老宅还能经得起风雨
吗？

岌岌可危的街门用木柱支撑着岌岌可危的街门用木柱支撑着


